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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先锋话剧兴起于放逐文化的 20 世纪 90 年代，文化启蒙时
期已经结束，因此，在自由嬉戏和众声喧哗的文化处境中，它无法
逃脱被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时代潮流裹卷，而缺乏真正的先锋精神。
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戏剧文化，开始对主流意识形态采取逃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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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度，使深度人文叙事模式平面化，体现为大众生活化的自由兴趣
并呈现为平民化的游戏状态，先锋话剧的文化素质，自然无法抗拒
这样的总体文化状况，从而也使先锋话剧精神疲软化。 
无法承受的先锋话剧之轻 
先锋话剧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，使它一直呈现出一种文化
“贫血症”和“幼稚病”倾向。 
孟京辉和廖一梅合作的“悲观主义三部曲”《恋爱的犀牛》
《琥珀》和《柔软》，也就如同网络小说的世俗故事，一点小情
调，一点小伤感，一点小故事，加上若干舞台导演处理的新奇手
法，而很少具有先锋戏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。《柔软》讲述了一个
绯闻缠身的女医生和一个性别模糊的年轻人纠结的感情以及微妙的
两性关系，它和目前充斥在中国舞台上的悬疑、惊悚、戏说、偷情
等题材的话剧作品大同小异，而许多学者认为，它有点像七八十年
前“文明戏”的回潮。牟森的作品往往在自然主义的舞台形态中，
貌似有深刻的哲学内涵，却经不起严格的学理推敲，甚至只停留在
自然主义的枯躁层面。张广天的作品则更是一种文化复辟以及个人
自恋情绪的宣泄，显得稚嫩而又粗糙。 
因此，如此轻飘的先锋话剧，似乎很难获得社会以及业界的充
分尊重，更难以为中国戏剧界输送自身的文化资源，并转化为中国
戏剧的日常美学形态。有位名演员曾说演员是一个冒险的行业，因
为台下的观众可能远比自己有文化，自己的表演很可能是可笑的。
导演也是如此，在有文化的观众面前，极有可能自己导演的作品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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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笑的。先锋不是一些平庸话剧作品的护身符，只有提升了自身的
文化人格，它才与先锋有关。 
 
 
